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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兴汉晋，治自隋唐；苎萝
西 子 ，窈 窕 无 双 。 水 藉 江 流 汇
堰，名随苏子飞扬。北望衡庐胜
境，南连亚太汪洋。五岭峥嵘，
不阻风流浩荡；罗浮耸立，将迎
斗宿昭彰。涵九百里江声日夜，
沐数千年雨露风霜；聚天地之灵
而 成 宝 玉 ，汲 河 山 之 气 以 吐 芬
芳。据雄关而无矫饰，处幽远犹
见锋芒。丽质天生，自有怡人气
韵；风华绝代，何需仗秀霓裳。
无小家之怯，有大雅之庄。岭南
形胜，无限风光。

踏罗浮春色，象岭飞云，喜
笑颜开来妙境；瞰高楼林立，大
道纵横，琳琅满目绣鹅城。东江
壮阔，一路奔来护西子；西水从

容 ，千 年 鼓 荡 作 琴 声 。 舟 行 漏
夜 ，望 断 离 人 。 叹 往 日 英 雄 有
胆 ，筏 板 难 撑 ，江 心 浪 恶 谁 能
测 ？ 喜 而 今 天 堑 飞 虹 ，长 车 易
驾，脚下途宽事竟成。

二水同城半绕，六湖隔岸相
牵。拱北桥内，月亮湾前，平湖
浩淼，画舫流连；十里春风磨玉
镜 ，一 行 白 鹭 过 楼 船 。 圣 塔 凌
空，铸就湖山气概；留丹点翠，
妆成画域江天。琴韵飘声，数树
紫荆争艳；花洲话雨，四围杨柳
堆烟。梵音响彻，准提寺外钟声
远 ；道 唱 清 奇 ，元 妙 观 中 烛 火
延。丰渚荷开，渔夫撒网，只把
霞 光 带 去 ；孤 山 侧 目 ，白 鹤 衔
书，思将孝义高悬。枇杷洲上，

枇 杷 熟 未 ？ 畅 远 楼 中 ，畅 远 思
贤。趁红棉春醉，大地情燃，九
曲桥头留倩影；看锦鲤朝阳，顽
童戏水，五龙亭内坐神仙。引横
槎之善，去鳄甲之坚；荡丰山浩
气，伴崇道岚烟；鳄湖无鳄暴之
害，菱湖有菱蔓之妍。

鳄湖西望，榜岭存焉。势不
崇高，恰作五湖翠嶂；形非峻峭，
宜为百姓公园。时抛俗务，偶立
峰巅；叹高榜山之葱茏傲岸，赏红
花湖之秀邃绵延。见红花绕岸，
石璧鸣泉；环湖绿道，老少蹁跹；
鹤峰返照，野寺岚烟；二水罗带，
五湖争妍；霞光冉冉，日月同天；
披锦绣兮胸怀海内，揽星辰兮极
目长天。任风云变幻，祥云塔上

传佳讯；凭世事沧桑，挂榜阁中敬
圣贤。

平湖南向，话鲁言邹。阆苑
兴学，赓续千年洙泗地；梌山开
府 ，峥 嵘 百 世 惠 民 州 。 陈 公 筑
坝 ，四 季 享 渔 农 之 利 ；学 士 修
堤 ，三 冬 无 涉 水 之 忧 。 鹅 岭 放
歌，赞江山之美；南湖探鹭，访
城市之幽。看荔浦风清，知仲元
魂 在 ；到 丰 湖 书 院 ，听 凤 鸣 高
丘。坐苏堤玩月，向柳岸牵舟。
金带街前盈盈水榭，平湖门外滚
滚 车 流 。 西 新 避 暑 ，让 人 生 小
憩；碧岛啼莺，道雅士曾游。朝
云去了，芳草还留；六如亭外，
万 点 浮 鸥 。 玉 塔 微 澜 ，东 坡 记
否？孤山朗月，一望全收！

西子千年不老，东坡百代风
流。底蕴渊深，赖历朝之护；青春
焕发，仗盛世之谋。亭台渐建，水
榭时修；弦歌未断，雅韵无休；六
湖 九 桥 十 八 景 ，三 源 四 井 百 重
楼。一池玉液，万种温柔；此生若
见，再世回眸！

西湖之美盛矣！国家名胜之
誉，五 A 景点之优，岂可无楹联之
刻，赤子之歌，今人之赋，传之于
世乎？是以惠州市诗词楹联学会
奋力而为，历半年时间，借一湖风
景，搜前贤雅对，发时人之叹，创
万副新联，择其优者而存之。彰
西湖秀邃之美，贤者俢守之德，政
府建设之功。由是则本书着墨之
人无悔矣！是为序。

河岸秋色 □汤青 摄

——兼为《惠州西湖楹联集》序 □罗胜全

岳飞被害之后，关于他
妻子儿孙被全部流放的具
体 地 点 ，史 学 界 一 直 众 说
纷纭，版本不一。《宋史·岳
飞传》《岳飞评传》《说岳全
传》等 皆 有 出 入 。 在 网 上
搜 查 更 是 令 人 眼 花 缭 乱 ，
有曰岭南，有曰云南，有曰
广西，有曰漳州；有的说集
中 发 配 ，又 有 说 分 多 地 羁
押 ，各 执 一 词 。 岭 南 惠 州
是众多说法中被提及最多
的 ，尽 管 是 不 是 全 家 被 流
放 至 此 尚 无 定 论 ，但 主 要
的 一 支 一 脉 是 有 据 可 考
的 。 可 惜 的 是 ，他 们 在 惠
城 生 活 了 二 十 年 之 久 ，却
一直鲜为人知。非但外地
人 难 以 知 晓 ，就 连 土 生 土
长的惠州人也知之甚少。

早 在 十 余 年 前 ，岳 飞
的后裔岳喜高先生专程从
北京来到惠州。作为岳飞
文化思想研究会的主要成
员 ，经 过 多 年 的 努 力 和 深
入 的 研 究 ，他 认 为 惠 州 城
就是岳飞一家当年发配流
放 的 地 方 。 他 深 信 ，在 这
漫 长 的 二 十 年 里 ，总 会 留
下大大小小的遗迹或口口
相传的故事。尽管惠州的
文 史 学 者 积 极 配 合 ，尽 力
协 助 ，但 最 后 仍 无 法 确 定
当 年 都 监 厅 和 住 所（拘 管
岳飞家人的地方）的遗址，
这 让 岳 喜 高 先 生 颇 感 无
奈 ，抱 憾 而 归 。 惠 州 的 文
化 人 士 亦 心 有 不 甘 ，十 余
年 来 他 们 一 直 在 努 力 挖
掘 ，共 同 地 寻 找 。 在 市 作
协 组 织 的“ 挖 掘 岳 飞 后 人
寓惠故事”学术研讨会上，
大 家 进 一 步 达 成 共 识 ，要
像研究苏东坡一样深入地
研 究 岳 飞 ，因 为 他 俩 都 是
中国历史上光芒四射的风
云 人 物 ，都 与 惠 州 有 着 无
法割舍的千年情缘。

北宋的苏东坡，南宋的
岳飞，一个是大文学家，一
个是大英雄，苏东坡 1101
年去世了，岳飞 1103 年才
出生。苏东坡比岳飞幸运
得多，虽然他仕途坎坷，命
运多舛，但也仅是贬官谪吏
四处漂泊而已。岳飞在短
暂的四十年生命历程中，有
二十多年都在为南宋江山
横刀立马，浴血疆场，最后

却因莫须有的罪名被下诏
处死。苏东坡、岳飞与惠州
的千年宿缘，皆因成为宫廷
派对的牺牲品，才与这片当
年的蛮荒之地，搭上了千丝
万缕的联系。苏东坡遭贬
时，带着侍妾王朝云来到惠
州；岳飞、岳云被害后，岳飞
的妻子李娃带着一家老小
来到惠州。王朝云在惠州
待了一年多，因病早逝；李
娃一待就是 20 年。王朝云
在 惠 州 去 世 后 ，留 有 朝 云
墓、塑有朝云像，苏东坡建
有东坡祠、东坡馆，现存的
每 一 处 遗 址 遗 迹 ，都 可 以
寻找到他们当年的生活轨
迹 ；李 娃 在 惠 州 生 活 了 20
年，虽没在惠州去世，也未
葬 在 惠 州 ，但 谁 也 说 不 清
她在这漫长的 20 年里，住
过 哪 些 地 方 ，又 经 历 了 哪
些 艰 辛 。 两 者 相 比 ，落 差
是 如 此 之 大 ，想 想 实 在 有
些亏欠忠门。

然而深究其因，并非惠
州人厚此薄彼，偏爱苏、王，
只因苏东坡以文著世，虽是
朝廷贬官，却能用自己的如
椽大笔在惠州留下了 500 余
首诗文，足以让后人从他的
诗词文赋中窥知他在惠州
的生活状况。至于对王朝
云的了解，也多来自苏东坡
写给王朝云的诗文。一首
首将朝云喻之梅花、寓示高
洁的深情悼亡诗，不但让惠
州人知道了苏轼对朝云的
挚爱和思念，还使得梅花成
为一种凭吊的意象，逐渐形
成 梅 花 祭 礼 的 地 方 民 俗 。
这自然得益于苏东坡会写，
也彰显了文学的力量和文
字的独特传承功能。

有人会说，岳飞也会写
啊！岳飞不但是军事家，还
是文学家，单凭一首《满江
红》就 可 入 列“ 宋 代 八 大
家”。此言毫不夸张，但此
时 的 岳 飞 已 含 恨 九 泉 了 。
人们还会说，岳飞的儿子也
会写呀，无论是岳霖还是岳
雷，都会写诗作文，但须知
他们是罪臣的家属，是流放
监管的对象，除了不能乱走
乱 动 ，更 不 可 以 乱 说 乱 写
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金陀
稡编》和《金陀续编》，都是
在岳飞平反了几十年之后，

由岳飞的孙子岳珂先后整
理编著出来的。数十年时
过境迁，一切都成为历史。
岳飞的后人况且如此，外界
人自然更不敢触碰这个“谋
反罪臣”的红线了。也许还
有人会问，杀害岳飞的秦桧
死了之后，总可以写了吧？
也不行，须知陷害岳飞的不
止是秦桧一人，他还不足以
致岳飞于死地，关键是高宗
还 在 位 上 ，这 个 皇 帝 活 了
81 年 ，在 位 时 间 长 达 35
年。在他执政期间，他不可
能去为一个自己下旨处死
的“罪犯”平反。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绍
兴三十二年（1162 年），这
不单是因为赵昚继位，换了
皇帝，更有宋、金时局变化
的重大原因。为了抵抗金
国 的 步 步 进 逼 ，激 励 抗 金
的士气，朝臣纷纷上疏，一
再 提 出 要 为 岳 飞 平 反 ，南
宋朝廷才开始解除了对岳
飞 后 人 的 羁 押 ，让 李 娃 一
家重新获得自由。但此时
还 不 是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平
反 ，仅 仅 是 放 松 了 对 岳 氏
后 人 的 监 管 。 到 了 1163
年 ，宋 孝 宗 才 真 正 着 手 为
岳飞冤案平反。

从 1142 年到 1163 年，
岁月的河流己流逝了整整
二十一年。从孝宗继位后
的圣旨上可以看到，第一次

“召岳飞、张宪家属，令见拘
管州军并放令逐”，岳飞妻
子 李 氏 及 子 孙 才 得 以 自
由。到了第二年的七月，朝
廷再下诏“返复岳飞原官，
以礼葬，访求其后，特以录
用”。此时欲“以礼葬”，却
找不到岳飞的尸骸，想“特
以录用”岳飞的儿孙，又不
知 他 们 是 死 是 活 今 在 何
处。一道道圣旨，读来令人
辛酸，也让人心寒。历史是
容 易 被 尘 封 的 ，二 十 年 光
阴，朝臣更迭，早已物是人
非 ，连 朝 廷 都 无 从 访 求 其
后，又何能苛求地方史志有
其详记？

直 到 1178 年 ，此 时 岳
飞已死去 36 年，孝宗皇帝
在召见岳霖时说：“卿家纪
律 ，用兵之法 ，张、韩远不
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
下共知之。”有了皇帝的这

一番表白，岳霖才敢着手收
集父亲的相关资料，拟汇编
成书。但由于他年岁渐高，
精力不支，年届花甲之时，
仍无成书。此时岳霖已调
广州为官，次子岳珂随父在
粤。绍熙三年（1192）年届
62 岁的岳霖在离世之前，拉
着儿子岳珂的手叮嘱：“先
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
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没。
余初罹大祸，漂泊囚螺。及
至仕途，而考于见闻，访于
遗卒，掇拾而未及上，余罪
也。苟能卒父志，雪尔祖之
冤，吾死瞑目矣”！岳珂不
负父亲的厚望，他不但考取
了进士，成为南宋的文学家
和史学家。更为难得的是，
他在父亲整理好的书稿的
基 础 上 ，经 过 十 余 年 的 努
力，终于出版了《金佗稡编》
二 十 八 卷 ，到 端 平 元 年
（1234 年）撰《金佗续编》三
十卷，这些都成为后人研究
岳飞的重要文献。岳珂有
一首《鹤林寺》，诗曰：“秋枕
竹鸣屋，昼棋松掩关。雨晴
犹湿径，云薄不藏山。未洗
中原恨，谁消永日闲。西风
动征隰，空愧鬓毛斑。”诗中
抒发了自己继承祖先的遗
志，报效国家、洗雪国耻的
信心和决心。尤其是“未洗
中原恨，谁消永日闲”二句，
更是表达出他对父辈及祖
父未竟心愿的感慨和喟叹。

对于历史资料不全，史
书无从考证的事，长期研究
惠州文史的何志成先生有
此见解：为何岳飞后人寓惠
的史料不存于民间，官方也
无据可考，究其原因有二：
一 是 惠 州 最 早 的 地 方 志
——南宋《惠阳志》，在宋元
鼎革之际遭兵焚不幸散佚，
使得大量的宋时惠州史料
不为人知；二是在拘管忠义
之门期间，非但没有给予同
情照顾，反而有刑讯逼供之
虐待，在当政者看来，无异
于污点，自然不敢记入官方
编撰的史志。惠州市博物
馆原馆长王宏宇先生在《惠
州风物拾遗》书中曾披露：
南 宋 洪 迈（1123-1202）在
岳飞遇害时约 19 岁，他在
绍兴十七年随父洪皎流放
英州（今英德，英德距惠不

远，同属岭南情况熟悉），他
撰写的《夷坚志》有文字记
载：“岳少保以非命亡，其子
商卿并弟开妻女皆羁管惠
州郡，拘置兵马都监厅之后
僧 寺 墙 角 土 室 内 ，兄 弟 对
榻，仅足容身，饮食出入，唯
都监是听。”在《岳飞正传》
第 55 回有“岳霖漳州抄佛
经，岳雷惠州授蒙童”的章
节，这些零碎的文史资料都
可以佐证忠门之后流放惠
城的生存状况。李娃当年
来惠时，最小的岳云之女才
1 岁 ，最 大 的 是 16 岁 的 岳
雷，岳霖 12 岁，岳震 7 岁，
岳霆也只有 3 岁。由此想
来，李娃一家在惠州的日子
该是何等苦楚。一个柔弱
的女子，在家道骤然从将门
显贵跌入流刑深渊的凄风
苦雨中，毅然撑起了岳家的
一片天，一撑就是二十年，
从满头青丝撑到了满头白
发。她的内心是何等强大，
她的意志是何等坚强！

惠州城的百姓是善良
的，他们爱憎分明，能辨忠
奸，对英雄之后充满了怜悯
与同情。虽然他们势单力
薄，位卑言轻，但他们对岳
飞一家的悲惨遭遇施予援
手。惠州人租田地给岳家
耕种，以解无米之炊；惠州
人帮助岳家租来房子，请岳
霖教穷孩子念书识字，有钱
给钱，无钱给米，帮助岳家
解决温饱之虑。看到岳霖
长大成人，当地人热心地牵
线搭桥，把惠州本地女子陈
氏 介 绍 与 之 成 婚 。 试 想 ，

“罪臣”之后能在流放之地
结婚成家，生儿育女，这桩
婚姻倾注了多少当地的百
姓的友善和真诚。从这个
意义上说，惠州人又无愧于
岳氏后人，他们为保护忠门
之后，延续英雄血脉，默默
地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由 此 说 来 ，我 们 今 天
的 挖 掘 和 寻 找 ，就 不 仅 仅
是 为 了 寻 找 忠 门 之 后 的
生 活 遗 迹 ，并 藉 此 场 馆 来
彰 显 这 座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的 人 文 气 息 。 更 重 要 的
是 为 了 探 寻 那 精 忠 报 国 、
不 屈 不 挠 的 英 雄 谱 系 ，弘
扬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的 爱 国
主义精神！

冬至亦称“冬节”“长至
节”“亚岁”等，是二十四节气
之一，古人列其首位。它始于
汉代，盛行唐宋，绵延至今，
亘古不变。《汉书》中云：“冬
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
《后汉书》里亦记载：“冬至前
后，君子安生静体，百官绝
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
事。”《清嘉录》有“冬至大如
年”之说，道出了冬至在人们
心目中的分量。可见，冬至不
仅是节气，更是我国几千年来
的传统节日。

冬至节作为民俗节日，经
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特
的节令饮食文化，但因地域不
同，风俗也各异。

北方民间有“十月一，冬
至到，家家户户吃水饺”之
说。相传，在 1800 多年前，
张仲景在长沙为官，告老还
乡那天正是冬至。大雪飘
飞，寒风刺骨，却挡不住老
百姓的盛大送行。腿脚麻
木，耳朵冻烂，他们全然不
顾。张医圣随即停行，召唤
手 下 立 刻 搭 建 医 棚 ，用 羊
肉、辣椒等一些驱寒药材做
馅，面皮包裹成“耳”状，谓
之“驱寒娇耳汤”，发放给百
姓吃，食后不仅驱寒，还治
好了耳朵。后来，还因此留
下了民间谚语“冬至不端饺
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

江 南 一 带 有 冬 至 吃 馄
饨的习惯。春秋时期，吴王
沉湎于歌舞酒色。某年冬
至歌宴，因嫌肉食肥腻，夫
差不悦。西施便用面粉与
水 擀 成 面 皮 ，内 裹 少 许 肉
糜，滚水一汆，随即捞起，敬
献夫差。夫差食之大加赞
赏，随问为何物。西施信口
说“馄饨”作答。此后，“馄
饨 ”这 一 美 味 逐 渐 传 至 民
间 ，不 但 是 纪 念 西 施 的 创
造，还为了庆贺冬至的“一
阳出生”。宋人周密在《武
林旧事》中记述当时杭州冬

至习俗：“三日之内，店肆皆
罢 市 ，垂 帘 饮 博 ，谓 之 作
节。享先则用馄饨。贵家
求奇，一器凡十余色，谓之
百味馄饨。”

记得儿时，在我们苏北盐
城农村，每到冬至，既不吃饺
子，也不食馄饨。但父母要筹
备一些好吃的，以满足我们一
群小馋猫舌尖上的味蕾。头
一天小冬，中午会有“三碗
荤、三碗素”来祭奠祖先，实
质是让我们“大鱼大肉”饱腹
一顿。翌日早，像大年初一早
上那样，吃白白胖胖的“大圆
子”。那种圆子面可是人工碓
臼舂的，原汁原味的糯米香，
不含一丝杂味。搓出来的大
圆子，粉粉白白，糯香宜人，
久闻不够。煮熟了的大圆子，
黏而不腻，香糯可口，百吃不
厌，我们小孩子吃得很开心。

后来条件好了，饺子、馄
饨、汤圆随时可吃，但那个“实
心”圆子基本没人吃了。如
今，移居常州，入乡随俗。常
州老话：“冬至隔夜吃胡葱笃
（烧煮）豆腐，有吃吃一夜，无
吃冻一夜，吃了热一冬，不吃
冻一冬。”

常州人过冬至，不仅吃饺
子、馄饨、汤圆等，最重要的
是冬至头一天晚上要吃胡葱
烧豆腐。至于为何吃胡葱烧
豆腐，据说跟朱元璋查刘伯温
的账有关。刘伯温在冬至前
一天，一手提账本，一手提瓦
罐，上殿见君。朱元璋好奇揭
开瓦罐，见是满满的胡葱烧豆
腐。他看刘伯温很是清净，明
白了此意。刘伯温递上账本
笑道：“陛下冬至前一天吃胡
葱烧豆腐，不仅一清二白，还
能一个冬天不冷。”自此，每
逢冬至前一天，家家都吃胡葱
烧豆腐。另一层意思：“富”
与“腐”谐音，“若要富，冬至
隔夜胡葱烧豆腐”这一民间谚
语，正迎合百姓向往美好生活
的热切愿望。

在去陈集镇吃大椒盐烧
饼的途中，不期然遇见路边的
荻花，隔着一口当家塘，绵延
一两亩地。嘴里喊着停车，人
端着相机恨不得奔过去。在
乡村集中居住、土地流转的大
背景下，现代小区、钢架大棚
随处可见，难得见到这样有气
势的荻花，密密匝匝，拥拥挤
挤，成片成林，临水伫立……
风一吹,沙沙响，那是成熟的
声音。细看每一株芦荻，叶红
花白，迎风飞扬，无数荻花像
无数面旗，白茫茫一片，冬天
就这样声势浩大地来了。

我要采些荻花，准备带回
家里插花瓶。鲜花虽艳，却赢
不过时间。荻花长性，摆个一
年半载不影响品相。二十年
前采过，那时是文青，插荻花
是情调。二十年后，我在荻花
身上看到了生命的坚韧、悲悯
的情怀。我爱它就如爱我的
中年岁月。

路边的拾柴老妇人和我
搭话：孩子，城里来的吧？回
应她，是的呢，来你们这儿吃
烧饼的。老妇人满意地笑，不
知是对自己猜测正确的肯定，
还是对此地特产大椒盐烧饼
的自得。又说，荻花好看吧？
连连点头，当然好看。不好
看，我不会采了带回家。有些
奇怪，“荻”这个古意十足的
字，老妇人顺口就说了出来。

水边长大的我，对荻花不
陌生。童年时候，物质还很
匮乏，最明显的就是家中被
子少。棉花金贵，被子有盖
的就不错，垫被大多是硬板
的老棉花，抗冬寒靠的就是
这个荻花。村里人办法多，
将荻花折下来，整齐地编好，

在床上一层层压紧，成型后，
床就成了荻花床，绒绒的，温
暖 的 ，恨 不 得 上 去 打 两 个
滚。铺一张席子，就算没有
垫被，也能过冬了。

老妇人还给我讲他们小
时候脚上穿的毛窝子，也是荻
花铺的。这一大片的荻花，周
边村里的人都得过它的惠泽，
割回家做烧锅柴熬火，铺毛窝
子暖和，打席子光滑……割了
来年还生，不花一分人力财
力，从很久以前，一直延续到
现在。

趁着天寒水干易行，我采
摘荻花越走越深，茂密的芦荻
上方有许多雀儿盘旋，看见芦
荻丛中大小鸟窝散落，有的里
面还卧着三五只鸟蛋，抑制住
好奇心和贪念，悄然退出。看
来，这方好生态还真是鸟儿们
的安乐窝呢。

走近荻花，听冬日渐深的
足音，似在诉说往事成殇。在
我的心里，藏着芦荻的小名：
红荻柴。我的亲人们都这样
叫它。秋末冬初，红荻柴顶上
开满白花，北风一起，絮絮儿
就飘荡在村庄上空，轻柔地落
在晾晒的衣服上，落在菜园栅
栏上，落在搓麻绳的奶奶眉毛
上，引得奶奶喷嚏不断，逗得
我们哈哈大笑。老师要我们
背诵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
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有口无心地念，一不留
神，荻花二字叩了一下心门：
一定在哪里见过你？哦，在村
边的小河口。

乡愁属于每个人，不同的
人有各种具象感受，像我，久
居城市，偶遇路面一片荻柴，
眼里会有些潮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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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闲暇，妻和我走
出家门，后面跟着9岁的
儿子，去附近的小巷逛
逛，顺便买菜。

说是小巷，其实是个
有 点 城 中 村 味 道 的 菜
场。整个菜场就在小巷
里绵延伸展，随着巷子的
走向，顺从地拐弯分岔。
早晨或傍晚，人流熙攘的
时候，还有众多小贩来摆
摊，菜场就会在小巷里生
出更长的枝蔓来。

也正因为此，这个菜
场有个特点分外鲜明：越
往巷子深处走，所卖的东
西越便宜。

想想广州也真是神
奇，虽同在一城，但相隔
半里路，或跨一条街，价
格能演三级跳。同样的
甘肃石头瓜，在越秀片区
内卖三块一斤，到几十米
外的白云区域，价格缩水
到只剩下一块多。

尽管如此，有人卖就
有人买，越秀这边的生意
也照样做。而识得行情
且乐于把多走几步路当
作散心的老主顾，把这个
挤在小巷里的菜场捧得
愈加红火。

我们这种新客家，自
然不敢以老广州自居。
不过妻的工作单位就在
附近，对自家地头，她再
熟悉不过，能在小巷里七
拐八拐而不迷失方向。

儿子爱买水果，去到
和市场有关的地方，他自
然不愿意空手。这次他
提出，想要几个火龙果，
妻说声“好”，便拉着他拐
进一条小巷子。

他们在前面走着，我
拎着袋子跟在后头。儿
子边走边不解地抬头问
妈 妈 ：“ 路 边 不 是 有 卖
吗？”妻煞有介事地说：

“巷子里的更好！”
我明白妻的小心思，

但也没说破。听他们母
子俩的对话，我突然想起
动画片里的某个场景，便
恶作剧地朝妻撇了撇嘴，
压低声音递过去三个字，

“麦太太”！
动画片中的麦太太

生活在香港底层，生活拮
据的她却坚强努力着，为
儿子麦兜营造着各种乐
观的梦想。

想到这，我心里涌起
一股酸涩，但又感觉很
踏实。

我是认同妻子的。
一个人无论有多少钱，每
天需要的不过三餐饭几
杯水。人只是时空维度
中的生命过客而已，任何
时候都没必要飘飘然。
脚踏实地才坦然自在。

妻显然也听见了我
的话，她向我狡黠地一
笑，拉着儿子继续往前
走。

他们终于在小巷深
处一个水果摊前站定，开
始挑水果。我在旁边静
静看着，努力在记忆深处
搜索。我想知道，我的童
年有没有类似的场景。

我想必然是有的。
三十几年前的某一天，
我的妈妈、或者爷爷带
着我，去到村子附近的
某个集市，要满足我一
个要求时，或许就有过
类似的小心思。只是当
时的我不知道。就像现
在，孩子也没意识到妈
妈在想什么。

父母对于自己的孩
子，总会经意不经意地掩
饰一些细节。当有一天
孩子变成了大人，也为人
夫为人妻为人父母时，他
或许也会在自己的孩子
面前，不自觉地重复老一
辈身上发生过的故事。

我想，那时我的孩
子，或许也会像今天的我
一样，努力地回想着往事
的细节，试图破悉某个生
活片段的真相。

我坚信，那时他无论
想到什么（或猜到什么），
他都只会会心地一笑。
他不会怪我们的。

亲情里从来没有恶
意，有的只是变通的真
实。


